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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封城 中国式治理 评论

西安封城引发的舆论争议还在继续发酵

西安封城：防疫中被夸大的人，和防疫中被无视的人

西安的疫情提醒着人们，现时的“清零”式防疫，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漏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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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封城引发的舆论争议还在继续发酵。 


先是资深媒体人江雪的一篇长文《长安十日》将西安封城中的各种困境放到舆论场聚光灯下。接着，西安

12月底开始“硬封城”后，因政策极其严苛而出现的孕妇流产和急病病人死亡事件也开始得到媒体报导。在

微博和微信自媒体上掀起了一股批判西安防疫和城市管理的浪潮——保障居民供应的人员用人手传菜、健

康码不断宕机无法流畅使用、防疫“志愿者”殴打居民、混乱的核酸检测、不分青白的集中转运隔离……

同时，西安宣传部门仍在努力为城市管理辩护和摇旗呐喊：将大量有接触风险的居民集中隔离在条件可能

不好的地方，从而让其他区域“社会清零”的新手段，被当作重大成就予以宣传；在微信写文章大骂西安的

北京公务员被通报撤职……尽管官方撤换了西安雁塔区和大数据管理局的的官员，又惩罚了引发“责任事

故”导致孕妇流产的医院管理人员。但显然，相比网民们汹涌澎湃的批评，“组织”其实对西安官员是颇为袒

护的了。先前疫情中被问责的广州、南京等地官员，看到如今情形，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相比做得一团糟的西安政府，西安人更为不幸，他们受到的网络抨击可能还要更多点。“西北不行”，或者

“这城市不行”或者干脆“西安人素质不行”的声音此起彼伏。对这座城市虚假的“新一线”地位的嘲讽也比比

皆是。但公允地说，拿西安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相比，恐怕确实是要求过高了。而西安防

疫中出现的许多现实悲剧和荒诞，却并非西安一地和西安人可以承受。

只是，西安的疫情提醒着人们，现时的“清零”式防疫，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漏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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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7日中国西安，大学体育场学生排队等候接受核酸检测。图：VCG via Getty Images

两个西安 
 连日来，网络上的西安个体居民的不幸故事，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 


最新在新闻上出现的，是一位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李先生。这名男子在2021年12月31号心脏病

发，多次拨打急救电话无果，打通之后又因没有核酸报告无法入院，辗转多家医院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此

前一位在微博上哭诉因防疫而失去父亲的女士的故事也是类似，她的父亲心绞痛病发，医院却要等到出具

核酸检测报告才予以救治，最终父亲也没有抢救过来。

更不用说被全网关注，以至于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都要下场引导舆论的孕妇流产事件。西安市目前

仍在为这起引发公愤的事件收拾后续。6日下午，西安卫健委主任还亲自代表卫生系统对孕妇及家人鞠躬道

歉。但也有网友不无讽刺地批评说，拒绝接收孕妇的医院没有被处理，而允许孕妇坐着的等待的那家却撤

换领导，成了最大的“替罪羊”。

在此之前，更被广泛关注的是西安各地蔬菜供应不畅，居民“没菜吃”的局面。一些截图中，居民申诉被迫

购买贵价蔬菜。而在一些爆发了疫情的小区，居民除了没有蔬菜供应，还被强制要求集中隔离，并且据一

些居民称，隔离过程中使用大巴、防护设备和配套都没有跟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老人没处上厕

所，只能自己在车上解决。

但也有许多人为西安辩护，说自己的生活并未受到影响，种种批评夸大其词。这些言论其实不乏“真实”，

因为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在封城中“折叠”了起来。询问了一些家中有人在西安的朋友，一些人表

示其亲属所在的小区物资供应顺利，没有出现困难的情况。而在微博上，西安不同区的网民也抱怨为何有

些区域得到了足够的供给而有些区域则一团乱麻。

这背后其实是西安城市发展的某种缩影。许多被集中隔离的小区都位于城市的新区。这些新建设的区域无

论是社会服务还是街坊邻里的熟识都远远不如老城区。而在那些政府机关住宅区、国有企业的大院，物资

供应看似就要正常得多。而更少被媒体报导覆盖的是，在西安的许多城中村中的打工人群，和城市小区中

的群租住客，他们既缺少本地的身份，也没有足够的社会网络和经济能力支撑封锁下的困难生活。

从2000年到2021年，西安的人口从700万增加到1300万。整个城市在2018年之后的抢人大战中“杀红了

眼”。这背后，则是西安以房地产行业占GDP总量常年超过30%的比例，位居全国最依赖房地产行业的城

市之列。所谓的“新一线”地位，更多来自于城市的快速扩张和房价攀升，而非公共设施的提升和管理水平

的提高。这也是西安就算和武汉的防疫相比都要更加捉襟见肘的原因之一。

https://m.guancha.cn/politics/2022_01_06_6213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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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封城下，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的境遇差别之大让人咋舌：一些人仍然正常生活，另一些人已经

在为果腹乃至生命挣扎。但这种境况并非不可想像。在严格实行封城的防疫体系下，人的流动被完全阻

止，能够决定一人生死的，其实完全在于当地的街道和社区两端体系如何运作。这和武汉疫情封城初期的

情况类似。当时，社区干部决定了哪些危重病人能够获得为数不多的医疗资源——救护车和病床，而在工

作压力极大并且完全超负荷的情况下，社区干部的一念之差就使居民有了天上与地狱的区别。这也是为什

么我们会看到，在西安的疫情中小区防疫的“志愿者”突然间特别有“权力”——因为是他们手上掌握着居民

的日常补给和生活安排。

而这就是当前中国引以为傲的治理体系的另一个问题——整个体系建立在对“人”的能力的过度加压之上，

与此同时，人又变得仅仅只是“治理”的工具和对象。

2021年12月25日中国西安，一名工人于一个封闭社区进行消毒。摄：Cang Hai/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无限的人和有限的人 


在西安市发布的种种防疫通告，乃至地方高级官员的视察新闻中，常常能看到特别“战斗式”的语言。比

如，1月4日，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在考察防疫工作时就要求各级官员和公务员“咬紧牙关、坚持奋战”，



如，1月4日，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在考察防疫工作时就要求各级官员和公务员 咬紧牙关、坚持奋战 ，

“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这种社会主义大会战式的“铁人精神”，在前前后后的许多防疫操作中屡见不鲜。

但是，许多观察者都指出，西安的防疫中遇到的问题，恰恰并非工作人员能力不足或者意识不到位，而是

整体上就缺乏足够的人手。长期从事减灾工作的一名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在西安，

平均一名负责社区工作的人员或下沉干部，要服务超过两百名市民的日常需求——包括了核酸检测、防疫

管理、物资分发等等，“压力可想而知”。在物资运输一端也是如此：在西安的防疫交通管制下，路上“能正

常行驶的车估计只有百余辆”。从而一方面保证物资供应的部门会宣称物资充足，另一方面不少基层市民根

本得不到物资供给。

为什么政府在第一时间不考虑人手或运力是否不足，而要将问题归咎于工作人员的不努力或不够坚持？这

种情况从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就反复发生且令人困惑。在武汉2020年封城后，一度是社区工作人员处理

所有病人的居家隔离和送医安排，人手严重不足导致了不少病亡在家的悲剧。这一局面直到政府要求各级

事业单位员工和干部“下沉”至社区才有见效。而在此后的吉林通化封锁中，同样的困境——人手不足导致

居民供应不及时，也再次出现。西安的问题只不过是同样境况再次重演，这次还“错”得更为彻底——武汉

封城时仍有大量志愿者可以参与社会服务，外卖和快递也依旧运营。但西安则一刀切把社会和商业服务功

能和居民一起关在了家里。

也许可以说，对人的能力、潜力的无限想像和拔高，似乎属于当前时代中国管理的某种基本意识。习时代

的种种党员教育——从强调洁身自好到“不忘初心”，都属于对“人心”的改造。而这种改造的模版，是党史

上那些近似“圣徒”的典范形象——忍受恶劣环境，敢于牺牲奉献。可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和工

作人员也都是常人，他们需要休息，需要个人时间和合理、科学的工作安排。在屡次防疫中，似乎都很少

看到有对工作人员工作时长，对整体工作人手和劳动力的需求的合理计算。与其说防疫是基于科学管理理

念，不如说它是某种“人海战术”，所崇尚的是超人式的英雄哲学。

正是这种哲学和理念上的要求，让封城下的普通工作人员看上去更加渺小、庸常。在失去父亲的王女士的

故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拿到核酸报告之后，医院前台的分诊人员仍然拒绝为患者安排救治，甚至和医生

吵了起来。医生认为要赶紧抢救，而前台人员认为患者来自封控地区，出了事“责任你担”。相比超人般的

基层想像，“无法承担责任”，只承担必须承担的硬性责任，其实才是是疫情下最典型而广泛的心理状态。

这多少也是一种面对极高的道德标准时的个人化的无力感——反正横竖都是做不到，何必要多做任何一点

呢？

但其实，强调要“不怕疲劳”，恰恰意味着疲劳和泄气是当下的防疫实态。中国大陆的防疫也实际上开始疲

劳了。对比西安和武汉，同样是上千万人口的省会城市整体封锁、隔离，武汉能够动员到的各地支援力

量、媒体曝光、物资调配，乃至志愿者服务，都是西安所无法比拟的。可以想见，随着疫情继续下去，类

似的封锁中，地方政府所能得到的支援和整体支持只会更少，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加压只会更大。

https://mp.weixin.qq.com/s/PnDMdX6flK6h99ynTDZ_Tw


相比坚持“精准防控”，直接封锁城市并大规模核酸检测，在官员看来也许也是更“省力”的——既不用担惊

受怕地去想万一没有封城导致疫情外传会有怎样的后果，也可以在封锁之后按部就班照本宣科。相比之

下，“精准防控”其实是某种持久战争，这种长期高精度的工作，如果未建立起成熟专业的机制，是大多数

人都无法做到的。换句话说，封城政策就是中国官员防疫工具箱里的“躺平”选项——最简单最方便。在

2021年到2022年的一年间，发生疫情的地市选择“封城”的次数、规模和频繁程度，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

2020年。在西安封城之后，河南许昌等地又因为疫情封城，郑州也又开始了大规模全民核酸检测。

2021年12月28日中国西安，一栋住宅的窗户，西安的居民必须呆在家里，以遏制2019冠状病毒死灰复燃。图：VCG via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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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与“治理能力”的幻觉 


西安和最近其他区域的疫情，对“清零”政策也构成了考验。尤其是更有传染性的Omicron毒株尚未入侵，

各地就已经是疲于奔命了。

对中国的卫生政策来说，“清零”是目前的唯一选项——国产疫苗防感染效果不够理想，特效药也未有大规

模铺入市场，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也是满负荷运行，如果真的按欧美模式开放“共存”，结果也许真



会是灾难性的。可供选择的替代选项的确付之阙如。

如今的互联网上，又有许多人以上海的防疫模式嘲讽其他城市。但事实是，上海的防疫模式就是不可复制

的。作为2021年中国几乎唯一有财政盈余的省级行政区，上海的政府财政能力，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各

方面的人才储备能力，其他地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随着整体经济和内外环境的变化，上海在中国变得越

来越特殊了。它取代香港成为了某种“国际化”的接口，也与此同时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摩登城市和现代化范

本。上海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体两面的——上海日渐上升的独特性，和其他城

市日渐普遍的相似性是同步且互为镜像的。

尽管2020年的成功防疫让中国政府产生了一种自身无所不能的感觉。但是在诸如西安这样的具体操作中，

人们还是会发现，中国整体上仍然并非一个发达的高度富裕的社会。也不是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有无限的财

力物力和管理能力，来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种种社会危机。

然而，对治理能力的迷信，对各地能够在疫情中实现精细管理的极大信仰，已经盖过了许多现实的问题。

这种信仰之下，一些人被夸大了，一些人的位置消失了。比如，中国的流动人口从2010年的2.2亿增加到

2020年的3.7亿。在这些人口中，许多人都居住在西安的城中村或群租房一类的空间中。而在防疫管理

中，他们是最被忽略，分到的社会资源最不足的一群。他们还会继续留在大城市吗？经济的活力还在依赖

他们的流动。而疫情和政府管理是否正在将这些人从大城市中逼走？那些疫情下从西安出逃的，以徒步翻

越秦岭而成为新闻头条的小人物，在某种崇尚英雄和铁人的时代中，真的只是成为了看不见的那一面吗？


